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閩南方言的f搬j字

張先
圈立清華大學語言鑽研究研

事新輯、林倫偏(ì蚓、山方言詞考釋)1蝦J (畫híà ) (兄賜平}下昆主三:

蝦，纜。墉犬，湖泊話吽「蝦火J 0 也指把東西燒熱燒好。如「熊 88!)5 甜餵J (蒸

一龍年糕)。

，本護車指熟，火策。〈廣雅﹒擇站〉三: i蝦，熱也。 J(玉篇﹒火罰方:

f蝦，熱截。只集韻〉平室主純韻: i蝦，火氧;處加切 o J轍韻宇j朝 ìili話文謹為

( .ía J 者如「牙ß輯掌管靜、車遮余j等。月間管 (cl計划，韻位鼻{t是要暐霞( h. J 的

影響問造成的。構;山話中陰聲韻 (h. J 聲母字讀去尋化的金日「寫詩~食虎杏艾口集裝J

等 o 1 

段考律不太尤當，從11J{楚尾問題至是重 0 萬先， i蝦 88n5 詣鎳J的 88n5 係「床J

字。 (t朝 J山方首詞考澤}的第 3 調代表踴誦，閩南方音f床J宇一般讓路( s ts'Ú J '潮
j也方言把黨擦晉 ts'. ~.變為擦苦心。這體「床j字的全稱是「籠床J '也就是f蒸籠J 0 澳語

方當把f蒸籠J~呼!散「籠床j的士也理分佈很纜。華夏灣方誓不分鵲闊、客家都叫-1籠床J ; 
陪客絮語酷的草草化、

宿扭等方言都管

、體縣、大泉、聽寧、品武，語語區的宣學、接水、

罷J吽敵「籠床J 0 2 閣嘗嘗瑋外i 方設的「蒸寵J 時教「籠íf:J [~lan 

58!) J. 0 :l 闊講「蝦 S8!)5 甜接j說的正是「燒一{籠)床年戰」。

其次，內的字〈集韻}所能「虛如切J與潮 j山方言[ shíà )音之間有兩點不合。盧3日

切今發聽講陰平調，需j輯仙方設(!: híà J 下注明為「兒聽2f-J;i1J日J字臟韻二等， f:采陰

聲韻， ITfi ( s hià )係鼻化韻。對陰平緝令I以轉讓為賜平調，李新飽和林倫(命主立未加以

解釋。對路聲韻轎讀為鼻能韻，能與認為是跟擦督聲母起的作用。能們所擎的「悶類」

現象包括「耳j 、 f好J 、 f皮」、「杏j 、「艾j 、「喚j 、「裝j等七個芋，實際上體該分為

、林偷偷{潮11D方言說考釋) ，是置于11 :廣東人民出版社， 1992 年，豆豆話。

2 字如能=張曉聲嘖(~年華養方設調查事控告) , i黨門: i黨門大學出版斂， 1992 年，頁 271 ò 

3 林資總"約1養小11 方言言詞匯卜《方交)E要J2 年第 2 期，說 155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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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來討論。

一類是韻尾帶 -u 尾的，如「仔」為效攝一等， I虎」為遇攝一等， I否」、「嗅」、

「裘」為流攝三等。這些字在潮陽和潮州方言的唸法是:

潮陽

潮州

好

haû31 

haû213 

虎

hom53 

hoû53 

否

hoû53 

日臭

hiû31 

hiû213 

由此額字例看來，其間有兩個共通成分，一在聲母，一在韻尾。假使聲母 h- 能夠促

使韻母鼻化，韻尾 -u 似乎也在起作用。我們難以確定喉擦音聲母在這一類音節當中

是否為喉的快定性因素。事實上，潮陽方言尤韻「叉」、「右」、「祐J [ iû213 J 儘管不帶

喉擦昔聲母，也無礙於其韻母鼻化。

當中「嗅」字問題比較特殊。〈廣韻H許救切」而普通話讀 xiù 可謂一服相傳。但是

廣大的漢語方言月有「香仲切」的傳統，底下僅列數例以見其一斑:

嗅 江西南昌 ç iun35 

兩江嘉興 hon51 

湖南軍區 ç i vn35 

山西山陰 Ç.y~335 

安徽太平仙源 xon33 

四川樂至(靖州、|腔) ç ion55 

這種現象的廣妻分佈使我們更難以確定「嗅」在潮仙方言的鼻化韻是聲母喉擦音促成

的。

月一類是次濁聲母字。如「耳」是日母，而「艾」是疑母。其實在閩南方言區內，這

一顯現象還應包括明母，泥母。以廈門方言為例:

明:茅 shIi1 ，媒 EhIil

j尼:年 ~nî (潮陽 shî ) 

疑:瓦 hia畫，蟻 hia畫，現 h戶，艾 hiã主

日;華 hio畫，耳 hî畫， ，t熬出la

閩南方言古次濁聲母自讀變成喉擦昔 h- 的現象在漢語方言當中相當突出。其變化過

程可以從各方言的異讀狀況加以尋繹、追綜。其中「年」字的語音差異富於敵示性，例

如廈門方言是 ~nì 潮陽方言有 snì 、 shì 兩讀，海南島丈且、海口方言是 ~hi 。這些

差異代表著語音變化的不同階段，如以 N 代表次濁聲母，以 H 代表喉擦音聲母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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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的演變階段可以表示如下. 4 

N+V: 年

N + V: ni 

H + V: hi 

H + V: hi 

中國語丈通訊

如此一來，上列次濁聲母字的差異即可在規律下掌握其條理。例如「視」、「艾」、

「耳」、「燃」是 H+V 階段的反映; í筆」、「瓦」、「蟻」等則是 H+V 階段的產品。

至於「茅」、「媒」戶中以閩南音系來看，可以視為 H+ 干，也就是說，成音節鼻音與

鼻化元音屬於音用學 (phonotactics) 上的同一層級:例如廈門方言 m- 後可接鼻化元

音(罵 me)或強音節鼻音(間 mb )， b明後接其他類型的韻母。

由此觀之，作燒火解的[ !i hiã )應為「燃」字，而非「蝦」字，其理至明:就聲調

說， í燃」字如延切與[ s: hiã )讀陽平相合。就韻母說， í燃」字[ s hiã )與所屬山攝三等

開口的「璽J [ ctsiã J ' í囝J [ ckiã) , í件」、「健J [ kia2 ) 相一致。就聲母說， í燃」字所

屬古日母在華南方言自讀都是鼻音 (n-，可) ，由此出發才變成喉擦音，其變化過程

與「輩子」、「耳」平行。

4 張光宇〈間方言古次j蜀聲母的自讀 h- 和 s- > ' (中國語文> 1989 年第 4 期，頁 301-308 0 




